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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张炜 （连载 66）

舒莞屏的到来，让小棉玉稍
出意料，欣悦难掩。她端出茶饮，
又捧来一些烤栗。舒莞屏谈到了
那位星象师的预言，差点吐出“顺

德饭店”四个字。想不到小棉玉俱
已知悉，垂下眼睛：“大公要与南
方革命党密使会面，可惜不成。密
使北上遇刺，虽有惊无险，会面的
日期却要大大推迟了。”舒莞屏站
起：“竟有这事！”

小棉玉由密使遇刺说到大城
池危厄：“近三年即有七起行刺、

六起探子潜入。他们来自山匪和
官府，扮成各色人等，有的要做长
久隐伏。好在诸事由护城副都统
掌握，得以防备。”他听得肃然，想
到大公与密使的重要会面，有些
忧虑：“也许去顺德饭店太过曲
折。”他在想上一个秋天，自己渡

过界河前后的那场奔走。小棉玉
自然明白，摇头：“公子耽搁是因
为道道关卡，你来自舒府和南国，
护城副都统只好处处小心。”

舒莞屏忘不掉河东客栈之
险，这一路的焦灼。小棉玉说：“公
子记得大草营吧？那里的老山姆
是冷大人的表亲。这是府中最为

看重的地方，界河两岸眼线、火器
买卖、河东往来，都要掌控。它明
着是一座水疗营，暗里机关大着
哩。唔唔，我说得太多，公子如风
过耳罢。”“谢提调，我明白的。”
“如今府上大人爱惜公子，你是他

们最倚重的人了！”

四

舒莞屏尽力训导五位“通嘴
子”，只求他们快快长进。其中一
位随人出营，与东瀛人说合一笔

买卖，又与胶州德意志洋行交接
生意。冷大人对总教习大加赞许：
“公子不负厚望，真是功莫大焉！”
那是一个凌晨，冷大人兴致勃勃
与之饮谈，还说到大公的语言禀
赋：“她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很

快记住一个洋语长句，然后像百灵

一样唱出来。发音没得说，质地清
淳且有异韵，合并半岛南部口音，
听来甚是悦耳。”

舒莞屏对冷霖渡的盛赞颇有
同感。如果大公专于洋语，哪怕在
同文馆度过一个学年，也会是一名
杰出的通译。这样想过又觉得殊
为可笑：大公心系社稷大事，能习

得几句洋语已是令人万分感佩
了。“我许久不曾听到大公召唤
了，上次一起温习洋语，已经过去
三十三天。”他看看冷霖渡，低下
了头。冷大人说：“哦，大公每日打
理军机大事，实在是太忙了。”

这一夜冷大人停留稍长。舒

莞屏提到了大公对自己的一个建
议：去神奇的火器营观事。大人听
后马上应允：“那自然去得。不
过，”他竖起食指：“还是带两位武
士吧，随憨儿一起。”“记住了，大
人。”冷大人离开，舒莞屏难得入
睡，一直在想出营诸事。

三天后终得成行。两辆车子

驶向东南部青石码头，出示牒令和
腰牌，然后上船。只一个时辰的水
路，而后改作陆路。车夫鞭马甚
快，不久即可抵达火器营。憨儿一
路欣喜，说到弓弩、弯刀和勾连
枪，尤迷于飞镖：“它最是应手，式
样多多。”舒莞屏对这类器械不甚
明了，只对他的“滚地功”难以忘

怀。

随着往前，道路两旁再不见
房舍，唯有蒲苇茂长，水鸟纷旋。

路面铺了砂石，比一般驿道要宽许

多。憨儿往西北方向一指：“看
也！”那里草顶屋和窨子间杂，高
耸的瞭望塔特别触目，塔上踞了
一只秃鹫。一道围墙出现了。

营门，一位管带正在等候。
“总教习大人随我来吧，其余去坊
中歇息便好。”管带分明要将憨儿
和卫士支开。憨儿嘴里发出粗重

的一声“哧”，径直往前。管带驻足
一刻，只好应允。

他们先看锻房和铸坊，又看
箭镞弓弩坊。一溜木案上堆起大
捆青竹，分别有人截剥，加铁头尾
羽，一支支箭镞始成。匠师说：“制
箭须得齐国细竹，它生于东莱沿

海。”几个人取起竹茎打量，赞叹
不已。“洋人火枪比不得弓箭，试
想一隅竹园可生万竿，唾手即取，
哪似铁管机关那般费力。大敌当
前杀声连连，一弓在手，比什么都
要便利。”匠师边说边瞥卫士腰上
的短铳。憨儿忍不住驳道：“花费
千金置办洋人火炮，可不是图个

声响吓人。”匠师反讥：“既有火
铳，为何还要弯刀？分明是情势危
急拔刀甚快。待你架起火铳，人家
早就来个透心儿凉了！”憨儿额上
青筋突起。舒莞屏说：“匠师所言
甚是。”

炮坊铸造最多的仍是火捻台
炮。匠师说：“岸上御敌莫过于此

物，稳壮敦实，当年倭寇怕的就是
它。”舒莞屏问：“克虏伯大炮如
何？”匠师摇头：“那要骡马拖拉，

好在轻巧。若论岸上固防，就不如

咱的捻子炮了。”“受教了。再问匠
师，诺登飞多管机枪如何？”“啊，
那东西见过，好比霰弹对付群鸟。
以吾观来，真正利器，还是台炮弓
弩和矛戈刀剑。”

走出制坊，舒莞屏告诉营中
管带：“国师最重洋务，我等要看
时新火器。”管带俯身耳语：“副都

统以上方可，随员委实不宜。”舒
莞屏正色：“贴身卫士必得同行。”
管带不语。舒莞屏往前，憨儿和卫
士寸步不离。

进入一间阔大的厅堂。一位
老者指点几个年轻人，在一张大纸
上丈量标记。老匠师戴一副黑色圆

框眼镜，食指似有残疾。舒莞屏向
老者请教：“这是何等异器？”老者
耳朵稍聋，大声回道：“水下鳖
船。”

舒莞屏发现其形真如大鳖，
左右各三爪、后部一爪。老者说：
“此物功成，可于水下潜行，兵士
隐于舱内，杀敌易如反掌。兵勇穿

鱼衣，见水则滑腻如鲶，有蹼有
鳍，谁个能敌？”舒莞屏要看鱼皮
衣，老者引他们去了隔壁。

两位身材瘦长的青年正在摆
弄。老者说：“穿将起来。”青年拱
拳，摘下一旁的皮膜穿戴起来，头
脚俱已包裹，只露一双黑目。憨儿
上前摸了一把，嗅一嗅，小有腥

气。不远处有一条水道引入室内，

两位青年口含一把短刀，扑通跳进
水里。 （未完待续）

北斗村离镇上就七八公里路，中间隔着一座
山，好像就有了距离感。有时甚至像两个世界。镇
上原书记和妇联主任“睡天床”的事，在北斗村传
开时，人都被处分得卷包走人了。有人借到镇上赶
集，还专门去看过“天床”，回来一路嘲笑两个货是
“傻娃睡凉炕，不嫌尻子硌得慌”。之所以能把这两
个世界联合起来都称北斗，是因为天上的北斗七
星在这里有了十分形象的分布：阳山冠就是它的

天枢星，像北斗七星的勺口。另外五座山分别是天
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星。而北斗村简直是一
颗活的摇光星，村旁的山竟然就叫勺把山。安北斗
在上小学时，草老师曾带他们到山下，进行过现场教
学，并讲清了天上地下的七星对应关系。还讲了一个
传说：大概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陵墓时，有那不堪
疾苦的民夫，借上秦岭伐木，偷偷翻过山梁到南边逃
命来了。跑到北斗镇的有七个，在即将饿死时，突然

来了七仙女，给一人鼻子吹一口气，大家才慢慢醒
来。关键是七仙女还给他们造了七座房子，并主动留
下来做饭种地生娃娃，七个男人从此过上了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在草老师看来，这是个人间懒汉
的白日梦。但同时他也指出：说明这里曾经出过高
人，懂得天文地理，让天上地下浑然一体了。

安北斗虽然回到了家里，可心思却一直在温

如风身上。这家伙放话说：“我看了日子，明年正月
初六出门大吉！”这话就像一种病菌，一直弥漫在
他心头。如果说能安宁过到初六，也算有几天清
闲。可温如风还有一句话：“他们让我过不好日子，
我也让他们过不好年！”这话就完全没谱了，他们
是谁？他会让“他们”怎么过不好年？

安北斗家离温如风家有二三十丈远，并且安家
在坡上，温家在坡下。因为温家早先开着碓坊，所以

选了地势最低的老鳖滩，主要是为了利用水的落差。
而安家一直喜欢地势高的地方，觉得向阳、干爽、上
风上水。安家跟温家坡上坡下落差有十来丈高，形成
了一个大斜坡面，小时他们经常从斜坡上坐溜溜板
往下溜，端直能溜到温家后檐沟。每每也曾“翻车”，
缩成刺猬状，滚在臭水沟里半天爬不起来。

安北斗一回家，就把天文观测仪架起来了。这
次不是朝天，而是把“大炮口”对准了温家。

老婆杨艳梅嘟囔他：“有病呢。”
“这是工作。”安北斗强调。
“给个棒槌你还当针（真）了。”
杨艳梅是镇农技站杨站长的女儿，上了地区

卫校，出来就在镇卫生院工作了。两口子都吃公家
饭，那时在北斗村，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何况艳
梅她爸这个站长，早已是正儿八经的正股级，听说
最近还有可能调到县上升副科呢。杨艳梅不免在
他面前就气强些。现在不像恋爱那阵儿，她也不喜

欢他观天象了，说莫非还想当电视剧里那个神神
道道的袁天罡不成。尤其是丈人爹，更是多次提
出，别玩物丧志，得务正事。丈母娘端直说：“不定
安家祖坟山还能出个县长啥的，年轻人总得朝前
奔么！”安北斗觉得岳父岳母和杨艳梅对自己的期
许都太高，赶退二线前，混个南归雁现在的位置，
那已是祖坟冒青烟的事了。他一直反对别人说他

不好好工作，玩物丧志。当计生专干这些年，把哪
项事误了？每到关键时刻，不都是他日夜奔波在一
线，甚至亲自上到山垴垴上，把人朝卫生院抬，做
完手术又抬回去。出了问题，在人家家里一守半
月，挨骂受气，直到一切稳妥，才撤离现场。就是观
天象，也是在闲暇时候。别人凑到一起打牌、喝酒，
一搞一夜，自己凭啥就不能看看星星月亮？这不，
连年都给安排工作了，还要咋？

杨艳梅是想看望了公公婆婆，就回镇上农技
站过年去。村子就是村子，镇子就是镇子，看着一
山之隔，一切却大不一样。比如北斗村过冬取暖还
烧疙瘩火，火星子迸起来，动不动就把衣服烧出一
串砂眼来。手上脸上也会烫伤。而镇上机关都烤木
炭火，明显卫生安全许多。尤其是安北斗家的生活
习惯，仍是农村的感觉，而杨艳梅家全是吃商品粮
的，连安家的筷子、碗，她都是烫了又烫，用着仍觉

得不舒服。因此，拜完年，祭完祖坟，她就闹着要回
镇上。安北斗看咋都留不住，就用自行车把她送回
去了。杨艳梅死活要他留在镇上一起过年三十夜。
他说必须回，有工作。为了让她高兴，他甚至像初
婚之夜，一连忙活了三趟，可杨艳梅还是不让他下
床。后来是她爸敲窗户说：“北斗，南书记既然反复
交代，你就要当回事呢。温如风想让谁过不好年那

句话，的确得警惕！可不敢在年关惹个事，谁都扛
不起！”安北斗刚好借机起身，还是被杨艳梅将关
键把柄抓住不放。平常机关人多，他们做爱声音很
小，墙不隔音。而现在机关走空了，她像是被谁揪
住了耳朵一样故意乱喊乱叫，安北斗让声小些，她
偏朝死里喊：“我管他呢。耶！耶！爷呀！”荡得像
是风中的旗、浪里的鱼。在老家，那房也是不隔音
的，他爹一咳嗽，窗户纸都抖动。眼下这环境真是

太难得了。杨艳梅甚至骑在他身上，掐他，揪他，咬
他，他只好又补了一课，才勉强脱身。（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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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一直停在野地里，直到

主持人的声音消失，画面切到了

下一个新闻。没提到铜钱，也没提

到铜钱放到铁轨上的大石头。没

有闪电和雷击。

———可怜的铜钱，我妈说，火

车哪是你想拦就拦下的？

铜钱走丢过。三年前的夏天，

他跳上一艘临时停靠在石码头的

运麦子的拖船。船开动了，快到下

游的鹤顶地界才被发现，他钻在

遮盖麦子的雨布底下。跑船的把

他揪出来，上来就是一顿猛揍，打

完了发现他是个傻子，不忍心，在

鹤顶又托一艘往上走的船把他带

回了石码头。我妈说，铜钱鼻青脸

肿地下船后，坐在石码头的台阶

上撇撇嘴，突然号啕大哭。

一个傻子因为要拦火车，被

雷击了，像他妈说的，会不会更

傻？可是，比傻更傻究竟是多傻？

我叫他哥的一个傻子，每天站在

路边沉默地看人来人往，我走过他

就会笑起来，说，回来啦？说话的

时候他一点都不傻。小时候他带

我玩的时候，我也从不觉得他傻。

这个我叫哥的不傻的傻子，他想到

世界去。他不知道世界在哪里吗？

他想到世界去。

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比四条街还荒远和偏

僻的小村子，每天有一列火车从村

庄外经过。火车从来不停，最近的

一个车站也在一百多里之外。这

个村庄里人人都见过火车，人人都

没坐过火车，但他们知道，这每天

一次呼啸着摇撼整个村庄的火车

去往一个神奇的世界，那个世界像

仙境一样遥远和缥缈，那里什么都

有。只要你坐上了这列火车，你就

能到达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

个村庄的人都被遥远的想象弄得

躁动不安，每次火车将至，他们就

站在村边的泥土高台上，看它荒凉

地来，又匆忙地去，你怎么招手它

都不会停下。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有一日，一个人拉着一辆平板

车去野地里收庄稼，想在火车赶到

之前穿过铁路，很不幸，他对时间

的判断出了点误差，火车碰到了他

的车尾，连同他的人一起甩到一

边。火车有史以来头一回在这个地

方停下来，那人骨折，无生命大

碍，火车带着他到了一个陌生城市

的医院为他治好了伤。他回到家，

说火车真好，外面的世界真好。一

个村的人心里痒得更难受。但这

种方式拦火车风险实在太大，没人

敢再尝试，就是坐过火车的人也不

愿再次尝试。又一日，一个年轻人

拖着一辆平板车等在铁路边，等火

车即将从他面前经过时，他闷头拉

车就往对面冲。

故事的结局是：火车的确停

下来了，那个年轻人死了。围观的

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一部分哭

着继续站在那里，在想一个“到世

界去”的大问题。

舒 袖

晚上十点，初平阳去了南大
街的“地球村网吧”，把专栏给小
白发过去。花街上一大半人都睡
了，只有店铺和路灯还发出光。初
平阳一阵疾走，他在“地球村网
吧”待了四十五分钟，发了邮件，

用英文回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
学塞缪尔教授的邮件，在凤凰网
上匆忙浏览了一会儿新闻，然后
付了网费。待不下去。“地球村”在
一个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台
式电脑摆得密密麻麻，每台电脑
前都坐着一个或者两个人，大部

分中学生的样子，穿着怪异，发型
和头发的颜色也稀奇古怪，戴着
耳机打游戏或者看电影。初平阳
在紧里面拐角处找到一台空闲电
脑，旁边是一对年轻人，骨感的男
孩和女孩。他们正在看的电影涉
嫌情色，屏幕里一个后背缀满油
汗的宽肩膀男人伏在一个光溜溜

的女人身上，金发女人把两条腿
像手铐一样锁在男人的腰上。男
孩和女孩戴同一副耳机，右耳塞
在男孩的左耳朵里，左耳塞在女
孩的右耳朵里。初平阳看见男孩
和女孩的手分别在对方的衣服里
蠕动。他们根本不搭理身边是不
是多了一个人。

黏稠的汗味、脚臭味、荷尔蒙
味、烟味、酒味、口臭味、酸腐的打
嗝味、劣质化妆品味、屁味，以及
众多初平阳找不到来路的气味，
这就是“地球村”。凤凰网的新闻
显示，这个世界同样乱七八糟。管

理员坐在吧台的电脑前昏昏欲睡，
初平阳把一小时的费用放到他面
前，赶紧拉开门。不满一小时按一
小时计费。

外面的空气依然很好。故乡
最让他怀念的人和事里，好空气是
其一。除了和陌生的网吧管理员

说过两个字“上网”，在“地球村”
里他一声没吭，但他从网吧出来之
后，第二天四条街都知道，大和堂
的初平阳从北京回来了，要卖房
子。当然这也是后话。现在，夜晚十
一点刚过的故乡空气潮湿，他点上
一根烟，天上没有星星，烟雾带出
了他肺里的浊气。他开始往回走。

从南大街往花街走，十字路
口处，他在一栋四层建筑的玻璃橱
窗上看见了自己。这家品牌鞋店
的橱窗里，摆满了各种款式的男女
鞋，在鞋子中间，在鞋子之上，黑
暗的玻璃如同镜子浮现出初平阳
的脸。确切地说，他看见了自己的

两只耳朵。三年半来，他每次照镜
子总是先看见自己的耳朵，然后才
是五官和整个脑袋。即便在黑暗
的镜子里，也可以看出他的耳朵有
很好的弧度，形状和构造曲折精
巧，该挺拔的地方挺拔，该温厚的
地方温厚，既不喧嚣张扬地去招
风，也不贫薄小气、拘谨地贴住脑

袋；他的耳垂圆润丰厚，相书上
说，该耳有福。但初平阳对此并不
关心，他看好自己耳垂的原因是，

舒袖说：“看见这对耳垂我就心
安。”舒袖是他前女朋友。他的耳
朵是舒袖表达两人情爱的信物，他
们不在一起的时候，舒袖就说：想
你的耳朵。后来，舒袖从他们租住
的未名湖边的小屋里搬走，一个人

返回故乡嫁了人，结婚的前一天晚
上，她给初平阳写了一条短信：想
你的耳朵和未名湖。（未完待续）


